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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醐凋議仟状佰

──《炎黄春秋》評析──

劉 志 琴

〈LIU Zhiqin, 中國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当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民辧刊物，是由民間人士自籌資金、自行設計，面向市場

的期刊。按照共産党的伝統観念，報刊属于意識形態領域，是國家和党的宣伝工具，素來由

政府投資，委派辧刊人員，是官辧的事業機構，民間没有挿手的余地。民辧刊物所以在上個

世紀的八十年代出現，首先得力于改革開放以后相対寛松的環境。雖然民辧刊物仍然要接受

中央宣伝部的領導和規範，但畢竟這是與官辧不同的民間組織，它表明民間力量可以在國家

体制以外生存、發展，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呼喚民間力量的壮大，促進体制的改革，所以它的

意義不僅在刊物本身， 而是体制的突破，在大陸的改革和思想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筆。

時下這類民間刊物如雨后筍，發展很快，但絶大多数都以贏利為目的，是商業性、游楽

性的，真正属于思想性或学術性的民間刊物還是鳳毛麟角，即使這為数極少的刊物，也難以

長期存在。以社会文化批評為導向的 《東方》 雑志従1993年創刊后，只存在了三年，就被迫

停刊。目前在民衆中擁有很高声望， 独立運作而又碩菓僅存的，只有 《炎黄春秋》 一家。

這一家又属峇類刊物， 説是峇類， 因為該刊力主 “求実存真”，倡導 “暦史事実是最大

的権威”， “対事対人，説実話，説真話，客観，工正，経得起時間検験，経得起暦史検験。”

以春秋筆、古今談、他山石、古鏡臺、群言堂、求実篇、英傑譜、殞星篇等欄目，掲示暦史

尤其是当代史的真相，由此可見這以論史為主的結合性月刊，又有很強的現実性和参與性。

更重要的是在辧刊宗旨上，這様開総明義的表明，不唯上，不唯権勢，秉筆直書，以追求暦

史真相為本務的方針， 在大陸極為罕見。

《炎黄春秋》 （下述簡称炎黄） 従1990年創刊，毎月１期，至今已出133期， 2800多篇文

章， 1600余萬字。在民衆中擁有很好的口牌，許多読者表示 : “毎期必読，通読” ; “毎册総

要伝閲十幾甚至数十人” ; “全家老少都看” ; 有的拿到刊物 “竟連飯也不吃，一口気読到最

后一頁” ; 有的自編目録供人査閲 ; 有的自制合訂本在朋友中流伝 : 天津古旧書籍市場還将

該刊列為收蔵品， 受到顧客的歓迎 ; 有的兄弟報刊還登門求教如何做到講真話的経験。在大

陸宣伝主旋律的報刊大多由公家定購，《炎黄》 完全凭自費定閲，像這様 《炎黄》 迷的定購

者，已近七萬戸。

這様一種深受民衆歓迎的刊物， 道路並不平坦， 2001年該雑志社的社長説 : “十年來在

叙事叙人時， 不断發生敢不敢、 要不要講真話的困惑。 有時処境相当困難。” 這種困難如菓

在其他刊物，也許早已偃旗息鼓，但 《炎黄》 任凭鳳吹雨打，尅然不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

這是由一批已離休的党政軍領導人發起和支持的刊物，這里由軍隊上将、國務委員、中共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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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委員、宣伝部長、安全部長、省委書記，以及新聞出版署署長、光明日報総編、新華社党

委書記等文化界的要人，雖然他們已離開権利的中心，但影響還在，尤其是対民衆、民生問

題的参與，使他們在民衆中的威信持続上昇。刊物還擁有一批不可多得的作者隊伍，如李鋭、

師哲、蕭剋、李徳生、伍修権、莫文 、于光遠、任仲夷等，其中有長期擔任中央或地方領

導的老革命。他們都是高層動態和若幹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見證人，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受過

“左傾” 路綫的摧残迫害， 対左的禍害與老百姓的甘苦有深切的体会， 所以能以親身経暦提

供無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 勇敢地撥開暦史的迷霧，譲真相打敗于天下。

這批党政軍的領導者対知識界有很深的情感，原中國共産党顧問委員杜潤生明確表示 :

“現在中國社会有這麼一批知識分子， 這麼一群通暁暦史的文化人， 他們需要一千發言的地

方，一千活動的空間。 這個刊物就擔負了這様一個特殊的責任。” “要保證人民的基本権利，

最要緊的，是有言論自由，有学術自由，有産権保護制度。” 許多著名学者戴逸、張豈之、李

学勤、馮其庸等也都参與其中，像這様聯合党政軍学界要人共同支持和組建的刊物，在中國

当属首屈一指。

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來自刊物敢于説真話的勇気和精神。能不能講真話，在中國是一大

難題，従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打成右派、右

傾機会主義分子，絶大多数都是因為講了真話。講真話的下了地獄，講假話的就可能青雲直

上，以至壼言、假話貽毒天下， 使民衆深悪痛絶。《炎黄》 正是以講真話，贏得衆望。

説真話，最難的是対共産党的失誤、教訓，作出痛切的反思。正如雑志社社長所説: “説

我們的党廢，只能講成就與経験，如菓講缺点、錯誤與教訓，便好像是給自己臉上抹黒。総

之，這種片面的、非科学態度，有很長一段時間，泛濫在我們的意識形態里，史学領域更加

厳重。這種情况，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会后，有了很大改観，但那種非科学看人待史的心態

仍残存着直到今日。” 《炎黄》 迎着這一困難而上，首先対蒙誣受免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張

聞天、鼓徳懐、黄剋誠、瞿秋白、李立三、項英、潘漢年、陳昌浩等進行鈎劔發微，掲開鉄

血帷幕，闡明他們的真実功績。在1989年以后中國報刊已不再提壘耀邦的情况下，《炎黄》 于

1994年４月，首先刊載紀念壘逝世五周年的詩文，並連続發文対壘耀邦推進思想解放，平反

冤假錯案中的赫赫功績進行係統的評価，受到読者的高度賛揚。刊物不僅為文革中被迫害致

死的部長、省委書記如髴紅彦、江渭清、衛恒、陶勇、萬暁唐、張霖之等平反昭雪，也有為

平民百姓伸張正義的篇章。対某些政治運動的真相，言之鑿鑿，道出事情的原委，還暦史的

本來面貌。従1958年到1962年，中國暦経大躍進的狂熱、 廬山会議的反右傾和七千人大会，

雲譎波詭， 留下許多不解之謎，《徐水， 夢幻的天堂》、 《大躍進年代大西北的荒誕事》、《最

早為包産到戸呼吁的両個年青人》、《張聞天在廬山会議上的抗争》、《“七千人大会” 的勇気

與遺憾》 等發表在 《炎黄》 上的係列文章， 掲示了従中央到底層的暦史真実。《李維漢痛定

思痛疾呼反封建》、《李鋭対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議》、《粟裕対中央戦略决策直陳異見》、《陸定

一推行 “双百” 方針始末》、《従 “公共食堂” 興衰引發的思考》 以及対馬寅初、王造時等人

的再評価，如実地反映了共産党内外老一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実践和理論思考。這些使人震

聾發 的文章，被読者誉為 “醒世名篇”，在民衆中不経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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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于 《炎黄》 敢于發表別人不敢説的言論，也有人道出自己的隠憂，李普説，蕭剋将軍

“是這嚴雑志的霊魂和支柱。聴説有些很好的文章，是有頼他的支持才登出來的。写到這里，

我忽發奇想， 如菓没有蕭老，我們能看到如今這様的 《炎黄春秋》 嵎 ？ ”

這一隠憂也許是多慮，因為当今共産党内已出現老革命的新覚醒，他們従青少年時期就

追随共産党，忠誠于党的事業，長期以來習慣于以党的利益為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専制

主義的影響，成為党的馴服工具，鮮有個人的自主意識。文革浩劫和共産党的屡次失誤，使

他們経暦了信仰的動揺、傍徨和重新組合，找回自我，再度揚起他們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

的民主旗幟，痛感社会主義伝統体制的弊端，奮力追求改革。然而長期的革命生涯，又使党

的命運與自己的生命融為一体，尽管他們有種種被人視為離経叛道的言行，但這一切都旨在

力図以最小的代価，従体制内部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這表明共産党民主派的崛起，清醒、

准確地説，他們是共産党的補臺派而非拆臺派，所以他們並不是自由主義者，但在中國自由

主義尚無立足根底的条件下， 他們有在不同程度上成為自由主義的代言人， 這也是 《炎黄》

的支持者李慎之成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的原因。這是暦史的錯位，也是現実力量対比的結菓。

《炎黄》 13年的業績表明， 它的發展不僅受恵于個人挙足軽重的影響，也是群体力量凝

聚的展現，当局已不能軽忽它的存在，以致当刊物再次遭遇困難時，上級主管也不得不發話

説 : “《炎黄春秋》 不能停刊，如菓停刊可能会変成政治事件。” 尾大不掉，無可奈何，這也

表明它的価値将会在中國改革史上永遠閃耀。

老革命的新覚醒




